
保羅與初期教會的奠立 
 

I．引目一：何謂十人十事？ 

　　 

教會歷史是一道漫長的河流，前浪帶動後浪，後浪推擁前浪，所有事情都是互相緊扣、互為

因果的。沒有任何事件能孤立於歷史之內；也沒有任何人能獨自做其[創世英雄]；每個人都

是首先承繼了無數前人的成果，又依循著有形無形的傳統，然後才能對他所處的時代有所

言說及作為。個人與傳統於此是密切相關的。 

　　 

這課程的題目是[基督教會史略：改變教會的十人十事]。它要討論的不是十個特立獨行的人

或是十件孤立事件，乃是要研讀二千年教會歷史中較具代表性的十個人和事，他（它）們見

證著不同階段的歷史發展，甚至標誌著歷史的某個分水嶺。因此，在這課程中，我會以描述

十個有血有肉的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蹟為進路；繼而借助這十個人物所做的事，以小喻大，藉

此說明二千年來教會發展的主要脈絡。換言之，我既講述十人十事，亦同時兼顧到教會歷史

的概要。這樣的課程設計無論對初學者或教師來說，都是頗有難度的。要在材料的詳略之間

作出平衡，既勾勒整個歷史大綱，又清楚說明個別故事，當然是我的責任，我定會盡力撙節

兼顧；不過，你們過人的智慧與努力是我的信心所由寄處，也是我敢於這樣嘗試的原因。 

　　 

還得補充說明的是，我雖然以[十人十事]為題，但在這個課程裏，明顯地[人]比[事]來得更重

要。因為人一生幾乎不可能只做一件事，或只有一樁事值得提及：就如保羅畢生可資討論的

事，便遠遠不止一件。所以，我們毋須太過斤斤計較[十事]是具體指哪十件，瞭解每講的討

論中心才是更要緊的。 

　　 

在第一課，我們將研讀保羅與初期教會的建立。一方面，我會縷述保羅的生平事蹟（他是這

一課的領銜主角）；另一方面，也會全面地討論第一世紀基督教的發展梗概。由於本科不是

[保羅生平]或[新約歷史]，而是[教會歷史]，故我們關注的重點其實不是保羅這位聖經人物，

而在於第一世紀的教會歷史。那麼，舉凡此時期與保羅相關的事情，都得通遍流覽，不能只

集中縷述他的宣教事工，又或者只討論他的文字工作。保羅只是幫助我們進入歷史場景的

引子而已，他是我們用以貫串第一世紀教會各種情況的焦點人物。 

http://www.jonahome.net/files03/lishi3/jdjls/jdjhsl-2.htm


  

II. 保羅生平 

　　 

1．保羅生平簡介 

　　 

有關保羅的生平，舍薛勒（John Ziesler）的《保羅的基督教》（ Pauline Christianity）很值得推

薦。這本屬於[牛津聖經叢書]（Oxford Bible Series）的小書，除讓讀者瞭解保羅的生平事蹟

外，也將一些近代有關保羅的研究與爭論，清楚地介紹出來，對我們進一步研究此題目，甚

有幫助。 

　　 

A．信主前的保羅 

　　 

保羅的籍貫是基利家（Cilicia，位於今日土耳其境內）的大數。基利家是當時羅馬帝國所建

立的一個省份，大數是它的省會。在保羅時代，基利家的大數是一個說希臘語的城市。早於

波斯統治時期，它已經是基利家的省會。大數曾一度淪陷於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356BC－323BC）之手；主前67年，羅馬帝國吞併今日的土耳其。主

後47年，羅馬凱撒大帝（Gaius　ulius Caesar， 102BC－44BC）曾出訪此地，當地人為了向

他獻媚，乃特別將這地方易名為凱撒城（Juliopolis）。 

　　 

保羅是猶太人，屬便雅憫支派。當時[猶太人]具有兩個不同的含義：其一是從血緣上說的，

其二是宗教上的定義；後者指的是人透過信奉猶太教，而成為宗教意義上的猶太人。保羅不

屬於後者，他是血統純正、如假包換的猶太人，聖經特別強調他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

人。（腓三5）。從當時猶太教的各個派別來區分，保羅是熱心的法利賽人，在信仰上篤信猶

太教，在實踐上則貫徹猶太教的律法。 

　　 

從加拉太書一章14節及腓立比書三章5節的描述看，當保羅回顧過去的猶太教生涯時，仍有

掩飾不住的自豪感。不少學者及基督徒都有一個美麗的誤會——因著他在羅馬書七章18節

中的一句話：[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便斷定他對過去深感罪疚，像馬丁

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一樣，常常自覺罪孽深重，達不到上帝所定的標準。這是



與事實不相符的！保羅在信主以前，是個良心清潔、毫無罪疚心理的人，他甚至自稱為無可

指摘的呢！所以，羅馬書第七章的一段，肯定不是他信主以前的寫照。保羅是在接受了耶穌

基督為救主後，才發現他自身存在的問題。但對大多數人而言，他們都是先帶著自身的問題

，然後尋找基督教的答案。譬如，他們空虛寂寞，所以希望耶穌基督是知心朋友；他們缺乏

別人的關心和瞭解，所以希望耶穌基督是最好的輔導員……。他們期望基督信仰能適切地

解決現有的個人問題。這個期望雖然稍嫌自我中心，也不能說有甚麼不對。但是，倘若他們

把自己的需要看得太重要，甚至淩駕於上帝之上，自己就變成他們心中的[上帝]；那麼，上

帝只能按照他們的心意而存在罷了。他們要求的是一個為個人[度身訂造]的信仰，而非原裝

正版的基督教。極端地說，要是基督教有某些不符合個人興味或需要的教義內容，有人便會

不惜將之放棄或扭曲。反觀保羅，他是首先認定基督教為答案，然後以此對照自己過去的生

活及今天的生命；當他發現自身有些地方與基督信仰相衝突時，便確認這是現今他要解決

的問題，正如他在腓立比書三章7節所說：[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

作有損的] 。保羅絕不如我們先有問題，然後找答案；他是先有答案，後有問題的。 

　　 

保羅從前曾熱心迫害基督徒，這在他而言是無可厚非，甚至是無可指摘的。因為，按申命記

二十一章23節所言，被掛在木頭上的是被上帝咒詛的人；耶穌基督既然被掛在木頭上，他就

是被咒詛的。被上帝咒詛的人怎麼可能同時是彌賽亞呢？任何人若宣稱耶穌是彌賽亞，他

便是[褻瀆上帝]。保羅相信，他之所以迫害那些[褻瀆上帝]的人，不過是在[替天行道]罷了，

這又何罪之有呢？ 

 

B．信主後的保羅 

　　 

保羅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遇見耶穌基督，戲劇性地皈依基督，這是他人生一個重要的轉捩

點。他畢生以曾經親眼見過主為榮，不斷重複強調這個經歷（參林前九十,十五引；單在使徒

行傳中，這個見證便三次出現，可見它對保羅的重要性。事實上，親眼見過耶穌基督這個事

件，不僅扭轉了保羅個人生命或事奉方向，更為他加添了一個重要的身分：上帝所選召的使

徒（見過耶穌基督是成為使徒所必須具備的資格），及成為他話語事奉的權威根源。所以，保

羅從不認為這經歷僅為看到一個[異象]而已，這是一樁[事件]：他是親眼看見耶穌呢！ 

　　 



在信主後不久，保羅有數年時間跟隨們徒學習。他無緣於耶穌基督在世時與他及其門徒相

遇，只在主升天後才開始與門徒來往，並跟隨這班師兄們學習。他曾從亞拿尼亞學習基督教

要理，又上耶路撒冷與使徒見面，逗留一段日子後，經該撤利亞返回故鄉大數（參徒九）。三

年後，保羅到耶路撒冷與彼得同住十五日（參加一18）；根據加拉太書的記載，他曾在那裏與

主張基督徒必須嚴守猶太律法的人，發生嚴重的爭辯，甚至要與他們劃清界線。保羅在加拉

太書說：[弟兄們，我告訴你們，我素來所傳的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因為我不是從人領

受的，也不是人教導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一11-12）這句話明顯是他在情緒激

動時說出來的，故有相當的意氣成分。事實上，保羅所寫的每一句話，不可能均是由邵穌基

督親授給他的；他主要是從使徒那裏領受福音的內容，因為使徒是認識耶穌基督的啟示的

唯一途徑。不過，我們可以為以上一段經文作如此的解說：保羅強調他從上帝所直接領受的

，只是『惟獨恩典』這個道理，而非所有關從基督的道理。正是這個獨到之見，使他與耶路撒

冷的使徒產生分歧，也使他敢於對抗來自耶路撒冷的壓力。 

　　 

經過數年沉潛學道後，保羅在敘利亞的安提阿開始其傳教工作。安提阿是羅馬帝國第三大

城市，亦是商業及運輸中心，那裏有不少外邦人聚居；基督教能迅速在這外邦人的城中占一

席位，對其日後發展有很大的幫助。必須注意，安提阿教會並不是由保羅建立的。至於這個

教會是怎樣建立起來的，我們已無從稽考；估計是有些安提阿人在耶路撒冷領受福音以後，

折返所居之地，自行建立教會。在第一世紀有很多這樣的無名傳道者，他們肩負起主要的傳

福音工作。我們恒常誇大了使徒在福音使命上所擔負的角色，但事實上，無論從人數乃至傳

教範圍來看，無名的傳道者才是真正的關鍵人物。這在初期教會乃至教會歷史的每一個時

期，都不曾例外。所以，作為[平信徒]（我不喜歡這個稱呼）的我們，不要小看自己的作用。 

　　 

安提阿教會發展迅速，引起耶路撒冷教會的注意；他們尤其關注這個新興教會的信仰是否

正統（這也間接說明安提阿教會是由使徒所不認識的無名傳道者所建立的），於是派遣巴拿

巴前去查探究竟。巴拿巴考察的結果，不但確定安提阿教會的信仰純正，更認為它極具發展

潛力，應該及時給予大力支援。他想起在大數的保羅，便特意邀請他前往安提阿，協助牧養

當地教會。如此，保羅開始了公開事奉的生涯。 

　　 

保羅參與事奉一段時間後，逐漸將焦點集中於外邦人的福音工作。他被稱為[外邦人的使徒]



，這個稱謂當然是實至名歸的。不過，我們不可由此推衍出一個說法，以為只有他才向外邦

人傳道，別的使徒便全都專注於猶太人的工作。向外邦人傳道的異象，並非肇始於保羅；早

於他出來傳道以先，彼得已向哥尼流傳福音了。彼得在約帕得見異象，上帝要他吃猶太人看

為污穢之物，藉此讓他知道福音要傳予猶太人以外的人，自此使徒便開始向外邦人傳教。或

許我們可以說，保羅只是較一般使徒更為專注於外邦福音工作而已。 

　　 

許多人指出，保羅有三次向外的宣教之旅。這個說法其實是很有問題的。保羅所謂的[宣教

工作]，與我們今天的宣教觀念相距甚遠：首先，他沒有接受某個特定的母會或差會差遣及

支持（安提阿教會不是他的母會！），他是以[帶職]的自由傳道身分，自食其力地邊營生、邊

做傳道工作；他毋須向任何教會或機構述職，只在有需要時到耶路撒冷與門徒相聚及檢討

事工。他是巡迴佈道家，過於現代版本的宣教士。其次，保羅四海為家，不停往返各地，傳揚

福音，建立教會，訓練信徒，又協助牧養已建立的教會。他沒有嚴密周詳的行程或事奉計畫

，去留一切隨緣，遇有需要或機會，便在某個地方多留一會，否則即轉到別處去。所以，他根

本沒有我們所謂的宣教[行程]。第三，由於保羅沒有長居之地，無法藉此分別[內]和[外]，我

們很難說他是[向外]宣教，亦很難界定怎樣才是他的一個完整的宣教旅程，進而計算他曾作

過多少次宣教之旅。第四，學者相信使徒行傳所記載的，並未盡及保羅畢生所有到過的地方

，故單憑使徒行傳而算出他曾有三次宣教之旅，不是很穩妥的說法；保羅究竟有多少次宣教

旅程，我們根本無從曉得。 

　　 

保羅曾到賽普勒斯、小亞細亞、希臘半島等地傳教。後來，他在耶路撒冷遭到迫害、被捕，輾

轉落在羅馬官府手中；因著他擁有羅馬公民身分，故被押解到羅馬城中，軟禁在家，等候排

期受審。在羅馬的[監禁]期間，保羅頗受優遇，可以在家中寫信、會客，並非如我們所想像的

鐵窗生涯般淒苦。根據教會的傳說，約在主後65年，保羅在羅馬皇帝尼祿（Nero，37－68）

迫害教會期間殉道。 

  

III．從保羅看初期教書的發展 

　　 

在第一世紀，有三個促成基督教會建立的重要元素：一是猶太的宗教; 二是羅馬帝國的統治

；三是希臘的文化。我們在保羅的身上，可看到以上三種元素的一些線索。 



　　 

A．猶太人與猶太教 

　　 

1．福音首先在猶太人中間傳播 

　　 

前文提到，在早期福音只在猶太人中間傳播，信主的也儘是猶太人，基督教甚至因而被誤認

為猶太教的一個支派，稱為[拿撒勒派] [(Nazarencs），猶太教在當時並非只有一宗一派，它

最少包括法利賽派、撒都該派、愛色尼派（Essenes ）等〕。不過，我們也不能說社會人士的

誤會是無中生有的，因為猶太基督徒的自我理解，其實亦與這個誤會相仿。他們自認直接承

繼猶太教信仰，仍然依循祖宗的遺存，如常到會堂聚會，並遵守一般猶太教律法。更明顯的

特徵是，他們僅向自己的同胞傳福音，即使往外地傳教，也是以散居各地的猶太人為物件。 

　　 

保羅雖被稱為[外邦人的使徒]，但他其實並不是一開始便只向外邦人傳福音的；與其他眾使

徒無異，他首先也以猶太人為福音的物件。哥林多後書十一章24節記載保羅曾被猶太會堂

處分，這顯示他在當時是以猶太人為服侍物件，放才與猶太教當局發生直接衝突。另外，他

在哥林多前書九章20節說：[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這句話可以理解為：當保羅在猶太人

當中傳教時，他嚴格遵守猶太人的律法。加拉太書一章 18至 24節說明在信主頭三年裏，保

羅在神學立場上與使徒並無分歧，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他在這三年間，主要向猶太人傳

福音。 

　　 

綜合前面的聖經資料，我們相信保羅早期是在猶太人中間傳福音，後來才改變他的傳教物

件。至於改變的原因：或是他偶然獲得向外邦人傳教的機會，從而改變了個人的眼界與負擔

；或是由於向猶太人傳福音的果效不大，被迫將目標移向外邦人。在羅馬書十章11節及後，

保羅指出由於猶太人抗拒福音，所以上帝將福音的思典移給外邦人：這段話既是對上帝救

恩歷史的一個概括性的論述，也可能是他個人事奉經歷的寫照。 

　　 

2. 寄寓在猶太教之內的新宗教 

　　 

基督教在猶太人中間傳播，教會成了猶太教的一個新教派，正如用舊的皮袋盛載新酒一樣。



此時連同保羅在內，所有使徒都不認為他們信奉的是新宗教。保羅在羅馬書十一章說，基督

是接續猶太教的[本樹]，而非[接枝]或[另發新芽]，他認為只有接受基督的人才是亞伯拉罕真

正的後裔（參羅四及加三）。因此，基督教信仰是猶太教的嫡傳正統。 

　　 

從實用主義的角度考慮，基督教早期寄寓於猶太教之內，有相當的好處。羅馬帝國奉行的不

是宗教自由政策（事實上，宗教自由是十八世紀以後歐美的產物。在古代，宗教從來不是屬

於個人的，而是群體的事情。同一個家庭或宗族的成員，只能信奉同一位神明，個別成員沒

有自由選擇宗教的權利），但卻容讓受其統治的各個民族保留已有的宗教。羅馬帝國深知，

要強迫各民族信奉同一種宗教是不可行的，企圖在信仰上一統江湖，只會為其統治帶來不

穩定的因素。此外，羅馬人與希臘人一樣，都接受多神信仰的觀念，不以信奉神明的不同篇

生死攸關的大事。所以，羅馬政府訂定了一張合法宗教的清單，容許這些宗教存在，猶太教

便是其中一種。正是這樣，基督教被誤以為是猶太教，獲得合法存在的地位。若非有這個美

麗的誤會，基督教作為脆弱的初生嬰孩，它在第一世紀便可能立即面對被消滅的厄運，失去

發展的機會。 

　　 

3．早期基督教面對的迫害 

　　 

基督教寄寓在猶太教裏面，基督徒自認為正統的猶太教徒是一回事；猶太教是否接受這個

姻親，是否喜歡這位形同實異的夥伴，則另作別論了。在使徒行傳裏，這個問題的答案十分

明顯。基督教最早期面對的迫害，並非來自羅馬政府，而是耶路撒冷的猶太教當局。司提反

正是被猶太人所殺的，最先搜捕的基督徒。也是大祭司及公會的領袖們。猶太教對基督教非

常反感，他們最難接受的是，基督徒竟然認信那被釘十架的罪犯為彌賽亞。對他們而言，基

督信仰是匪夷所思，甚至是褻瀆的。 

　　 

也許因基督信仰與猶太教的傳統觀念存在著嚴重的衝突，福音在猶太人中間的傳播效果甚

差，遠遠及不上外邦人。前文提及，在第一世紀，基督教首先在猶太人中間傳播，早期接受

這宗教的主要是猶太人，所有使徒毫無例外地均是猶太人：但到了第一世紀末，保羅的話卻

應驗了，絕大多數猶太人都拒絕基督。那時基督教在外邦的傳播。遠較在猶太人本土為快，

過不多時，外邦人的教會無論在質或量上，都遠遠超過以猶太人為主的教會。進至第二世紀



，地中海沿岸與小亞細亞大概已沒有甚麼猶太基督教群體了。有一個現象特別值得注意，基

督教會的教父或著名的領袖中，竟然沒有一位是猶太人。 

　　 

4．拉比猶太教的形成 

　　 

所謂[拉比猶太教]（Rabbinic Judaism），乃是指主後70年，第二聖殿被毀後才形成的猶太教

派別。拉比是猶太教的教師與精神領袖，他們透過各地設立的會堂，團聚猶太人，使猶太教

傳統得以延續。他們特別強調準確解釋與仔細遵行律法，而對抽象的教義不感興趣。 

　　 

在保羅信主的初期，聖殿尚未被毀，仍能維繫各地猶太人的信仰，故嚴格意義的拉比猶太教

仍未形成。不過作為法利賽人，保羅自然也受到第一世紀猶太拉比的神學所影響，他對律法

的重視程度，遠較禮儀為重。因此，成為基督徒以後，他最關心的是厘清律法與基督（福音）

的關係。基於篇幅所限，我們在此無法詳論。（有些學者認為部分保羅書信並非由保羅所寫

，而是保羅殉道後的產物，故在其中可以發現某些拉比猶太教的觀點。我們並不同意這看法

，在此也予以從略。） 

  

B．羅馬公民與羅馬帝國 

　　 

1．羅馬帝國的統治 

　　 

基督教在傳播之初，巴勒斯坦及地中海沿岸地區，都在羅馬帝國統治之下。當時的羅馬帝國

雄霸天下，橫掃地中海沿岸乃至小亞細亞等地。耶穌基督出生的時候，羅馬帝國由該撤亞古

土督（Caesar Augustus， 63BC－14AD）統治，他是一位英明有為的君主，在其統治下，羅

馬的威權幾達頂峰。 

　　 

2．完善的法律制度 

　　 

羅馬帝國幅員廣大，故必須藉賴一套完善、精密的法律制度，才能有效統治各地人民。羅馬

帝國的政治及法律是顯赫有名的。現今世界上通行的法律制度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英國普



通法，另一種是歐洲大陸法（亦即羅馬法）；後者至今仍是一個重要的法律系統。完善的法律

制度，為基督教的傳播提供很大的保障。特別是在初期，基督教面對著猶太公會的迫害，使

徒可以尋求羅馬政治和法律的保護，免去過於不公平的宗教及政治待遇。從保羅在羅馬書

十三章對政府權力的肯定，及他主動要求到羅馬上訴等事例來看，他對羅馬的法制充滿信

心。 

　　 

另外，不同民族的成員，可以透過一定的程式（包括用錢賄賂）加入羅馬籍，成為羅馬公民；

保羅的父母或許便是透過這個方法而取得羅馬公民的資格。晉身為羅馬公民，可以擁有不

少政治上的好處，例如，可以免受地方官的刑求，遇訴訟時可上訴至羅馬等，這也為保羅的

傳教活動提供了若干的保障。 

　　 

3．宗教容忍政策 

　　 

羅馬帝國對其所兼併民族的宗教，採取寬容政策，容許他們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及文化習

俗；他們亦給予各民族相當程度的自治權。例如在巴勒斯坦地，猶太人設立一個由七十一位

祭司及長老組成之最高權力議會，稱為[公會] ，審理絕大部分猶太民族中間發生的案件，只

是沒有宣判死刑的權力。羅馬帝國這種宗教與政治的寬容政策，為基督教的傳播提供了較

廣闊的空間。 

　　 

4．帝王崇拜與宗教迫害 

　　 

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的容忍只限於主後65年以前。在尼祿皇帝當政後（約67－68年），基督教

便開始面對來自帝國政府所發動的迫害。這個政治迫害，無論從嚴酷程度乃至波及的範圍

而言，均遠較猶太公會為大；並且間歇性地發生，愈演愈烈，一直綿延至第四世紀基督教成

為合法的宗教為止。初期教會史是一頁充滿血淚的歷史。尼祿皇帝對基督教的迫害可以說

是基於個人的理由，他要找基督徒做他所犯的暴行的替罪羔羊；但是，繼後的政治迫害，卻

主要是因為帝國奉行了對皇帝崇拜的政策，而基督徒拒絕遵泰而引發。在第二課，我們會再

詳細討論。 

　　 



5．其他因素 

　　 

羅馬帝國的統治，對基督教的傳播，還有許多其他的幫助。政治統一、四境升平，是不可不

提的一項。羅馬帝國以壓倒性的軍事優勢，蕩平四鄰勢力，換取人類歷史裏少有的一個和平

時期（稱為羅馬的盛平世（Pax Romana）〕。政治穩定促進了貿易的發展，商旅縱橫全國，政

府也刻意建立很多商業城市及商道，以方便貿易進行。曾到聖地旅遊的，多數都曾走過一條

名為[君王大道] 的商道，這條君王大道貫通了約旦及敘利亞，是當時的交通主幹線。便利的

交通網絡加速了福音的傳播。新約書信中大部分的教會，都是以城市為名的，可見那時教會

主要是位於城市的；因著商道暢通無阻，福音首先在沿商道而建的城市地區傳播起來。 

　　 

羅馬帝國在政治上征服了希臘，可是在文化上卻反過來為希臘所征服。羅馬文化主要是直

接繼承自希臘的，故許多人常以「希羅文化。（ Greco－Roman　Culture）並稱之。羅馬帝國

長期的統治，使希臘文化普及並深入各個民族當中，這對於基督教的傳播，影響非常深遠。

我們可以設想; 基督教作為一個民族宗教，倘若要向四周各自獨立的民族國家傳播，它便得

跨越不同的民族、文化及語言等藩籬，這不消說是極其困難的。但如今的情形卻是：本身早

已希臘化了（Hellenized）的基督教，向四鄰同樣已希臘化的民族傳播，希臘文化既成了雙方

的公分母，福音的傳播肯定容易多了。 

　　 

事實上，大多數民族的宗教及文化均是倚靠國家機器為其屏障的，政府運用政治力量來拱

衛及推銷傳統的宗教及文化，籍以維繫該民族的精神團結。故一個民族國家在政治上敗亡

後，其宗教文化也往往難以存留下去。（以色列亡國近二千年而宗教文化仍妥善保存，是人

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例子。）羅馬帝國消滅了近東諸國，今這些民族原有的宗教文化失去政

治上的依恃，花果飄零，如此便騰出廣闊的空間，供基督教遊刃了。　　最後，羅馬帝國幅員

廣大，物資豐富，經濟繁盛，導致人心敗壞，貪圖享樂，道德淪亡。根據考古資料可知，每個

典型的羅馬城市，均設有劇院、競技場、浴室等娛樂設施，這顯示羅馬人是如何熱衷於追求

逸樂的生活。羅馬帝國統治下的人民生活糜爛，道德敗壞；但物極必反，基督教這個強調道

德操守的宗教，對部分渴求敬虔與道德生活的人，反而有相當的吸引力。 

  

C．希臘語言和文化 



　　 

1．希臘文為主要書為語言 

　　 

在羅馬帝國的領土範圍內，希臘文化占了壓倒性的優勢。不同民族即使能夠保留他們的方

言，亦僅限於口述語，書寫語言仍是以希臘文為主。故連最固執於傳統的猶太人，也將猶太

教經典翻譯為希臘文（即舊約 [七十士譯本] ）。保羅在耶路撒冷接受正統的猶太教育，眾所

周知，他在迦瑪列門下受教；但作為羅馬公民，保羅必曾接受異教教育，學習希臘文學等，

故他可以書寫流暢的希臘文。有聖經學者指出，保羅在他的書信裏，援用了不少當時希臘演

說家（narrators）的技巧。他的希臘文造詣大抵是相當不俗的。 

　　 

2．注重理性與知識 

　　 

希臘文化非常注重理性與知識，尤其著重思辯，這對早期基督教產生相當的影響。在最早期

，加入教會的人大多為漁夫、木匠等教育程度甚低的人，但他們卻對福音的廣傳有很大的貢

獻。基督徒無分貴賤，事奉崗位亦不論高低，在上帝眼中人人平等；但是在一個著重知識的

社會裏，知識份子必然地受到世人的特殊重視，因為惟有他們可以用理性的方法演繹信仰、

護衛信仰。保羅在教會歷史中的地位特殊，而其他十二位使徒相對較寂寂無聞，原因大概亦

在於此。保羅的特別之處，不在從他開展了數趟宣教旅程，而其他使徒就住手不幹（他們可

不會不傳福音呢!），卻是因著他撰寫了十三封以上給教會及個人的書信。保羅是當時教會

罕有的知識份子，惟有他可以用理性思辯方式，以嚴謹的概念將基督教信仰表達出來。這在

一個注重理性與知識的希臘社會裏，它所產生的影響力是難以計量的。基督教教義的形成，

理性思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有人問過這樣的問題：上帝為何不讓基督教先在中國人中間傳播，為何偏愛近東人士

呢？真實的答案我當然不清楚。但按我個人的推斷，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中國人的語

言、概念，大都是詩意有餘、嚴謹不足的。倘若基督教首先用中文表達和傳播，教義在中國

文化的氛圍中建立，那麼基督教的教義理論，便可能會無法像今天的清楚了。基督教在第

三、四世紀期間，曾經歷過極其熾烈的教義爭辯，教父們亟亟要辨別甚麼是正統的基督教信

仰；這些辯論的精密與複雜程度，今天我們讀來也感到咋舌。基督教經過希臘文化的洗禮後



，得以塑造成一個清晰的、實證性的信仰（PositiveReligion），而不復是傳統東方的神秘式

或禮儀式的宗教（Mysticalor Ritual Religion）；希臘文化對基督教的形塑，實在無與倫比。

不誇張地說，柏拉圖主義（Platonism）對基督教神學建構的影響，甚至比舊約聖經還要大。

保羅是一位深受希臘文化薰陶的使徒，他所撰述的新約聖經，採用的不是亞蘭文或希伯來

文，而是希臘文。 

　　 

以上兩個因素與基督教的建立有密切關係。單在保羅身上，我們便已看到它們對初期教會

許多方面的影響。 

  

IV. 保羅與宣教事工 
　　 

大多數人都認為保羅對基督教最大的貢獻在於其宣教工作。不過，正如我在前面所說，保羅

在傳福音事工上的努力，在初期教會絕對不會是個獨一無二的例子。無疑路加在撰寫使徒

行傳時，對保羅寵愛有加，以最多篇幅來報導他的動向（除了稍為一提彼得和雅各外，其餘

的使徒連名字都不曾出現呢！），但我們可不要因此誤會只有保羅才是偉大的佈道者。事實

上，在第二世紀時，基督教最廣泛傳播的地點是在東方而非西方，當中大多數實力較強的教

會都不是由保羅建立起來的，甚至沒有證據證明他曾踏足過那些地區。非洲的古埃及教會（

Coptic Church）即是一例。由於資料不全，我們已無法追究這些教會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它

們大抵是其他使徒乃至無名的傳道者努力的成果吧。無論如何，在第二世紀，基督教會幅員

之廣，遠遠超過保羅的宣教行程（有傳聞說馬可甚至曾將福音傳到印度）我們可以認為保羅

是偉大的佈道家，但若說他是最偉大的，看來尚未有足夠的論據。 

　　 

羅馬及安提阿教會等均非由保羅建立。毫無疑問，有很多無名的傳道者一直在默默工作，廣

傳福音，建立教會。使徒行傳記載，初期教會因管理飯食等問題，特別挑選了七位執事來專

責處理；但身為執事之一的司提反，卻並非因管理飯食而死，反倒是因傳揚福音才招來殺身

之禍，為主殉道。可見，當時無論身烏使徒或執事的，均同心合意地將福音傳開，他們沒有

嚴格的分工，也不會把宣講的責任局限在少數人身上。 

  

A．注重宣教工作。 



　　 

1．巡迴佈道者 

　　 

當時，傳福音有很多不同的途徑：首先，散居各地的猶太人每年會按時到耶路撒冷守節，他

們成了很好的傳福音物件及媒介，只要讓他們在耶城聽信福音，他們便會將福音帶返原來

居住的地方。其次，有一些耶路撒冷的信徒主力從事向外的傳福音工作，他們被稱為巡迴佈

道者（Itinerant Evangelists），承擔著四處佈道宣講的任務。此外，由第一世紀下旬開始，基

督徒遭受羅馬政府逼迫，信徒被四處驅散。他們離開耶路撒冷，去到不同地方，基督教亦隨

著他們的腳蹤，流傳到各處。 

　　 

在第二世紀初，由於巡佈道者為數眾多，對當時教會構成了難題，就是如何分辨那些是正統

的巡迴佈道者，那些是招搖撞騙、濫竽充數之徒。在一份初期教會歷史的典籍《十二使徒遺

訓》中，我們便看到有測試使徒與先知的真偽的規定。有趣的是，初期教會沒有現今教會般

濃厚的宗派觀念，雖然不同地方建立了不同的聚會點，彼此沒有任何行政上的聯屬關係，但

它們仍自覺屬於同一個教會：因某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而基督的身體只有一個，故信徒不能

因地盤或門戶之見，而分裂基督的身體。保羅不是單寫信給那些由他一手建立的教會，也寫

信到一些他不曾牧養過、甚至不曾到過的教會，做鼓勵、勸勉、警誡、責難等工作；他完全沒

有顧慮過這樣做是否侵犯了別人的地盤，會不會冒犯了當地的監督和長老。在使徒心目中，

教會只有一個，並且是信奉同一位主，無人可以將教會據為己有，視作自己的禁盈，不讓別

人奉基督的名介入。干涉別的教會的內務的做法，絕不限於一世紀的使徒，在第二世紀時若

干著名的教父（例如伊格拿丟（Ignatius，35－107）〕，亦不時寫信給各地教會，予以教導及

提醒。那時真是一個教會、一個信仰、一個聖靈。 

　　 

2．末世意識 

　　 

談到宣教工作，不能不順帶一提初期教會的末世意識。早期的信徒有濃厚的末世意識，相信

主會很快再來，這是促使初期教會積極從事佈道的重要因素。在哥林多前書中，我們看到保

羅的末世意識是極其強烈的，他甚至勸人寧守獨身，不要改變自己的婚姻狀況；這不是說他

覺得婚姻本身有甚麼不對，而僅是從實用主義的角度考慮：既然主快回來，結束地上的一切



，那結婚便是虛耗時間的無謂之舉了。他說：[因現今的艱難，據我看來，人不如守素安常才

好。]（林前七26）保羅認為信徒的當務之急，是積極傳揚福音，其餘的想法和做法，皆是無

意義的末節。他相信耶穌基督會在極短的時間內，駕雲再臨。末世意識推動了初期教會，積

極從事宣教工作。 

 

B．各地教會的建立 

　　 

1．各地會堂成為首先的傳教中心 

　　 

使徒的宣教策略大抵是這樣的：他們首先利用各地的猶太會堂向同鄉傳教：這也是環境因素

使然，他們總不能在街頭派發福音單張吧（雖然保羅也曾在雅典廣場上宣傳上帝的資訊）！

猶太人原本就在會堂裏敬拜聚集，故會堂因利成便成了傳教的中心：同樣地，當信徒受到猶

太教當局的逼迫時，會堂自然成了信徒首個受難地。 

　　 

2．在城市中建立教會 

　　 

初期教會多數在城市中建立，因為城市乃人口聚集之地，亦篇商販往來必經之途。使徒的傳

教活動普遍集中在各個城市，他們建立了不同的信徒群體。當時的教會模式與我們今日的

有很大的差別：一來基督教尚未成為合法宗教，不能太公然地活動；二來加上福音主要在基

層中傳播，教會經濟實力薄弱，故根本不可能建築宏偉的教堂。信徒僅在家庭中舉行聚會，

聚會場所不會很大，能擠上數十人便很不錯了（那時舉行聚會尚要兼顧與會者的膳食）。由

於一個聚會點所能容納的人數有限，一旦信徒人數增多，便要增加聚會點；放在同一個城市

，往往有一個以上的聚會點。它們彼此間未必有行政上的統屬關係，但信徒在意識上卻清楚

知道，他們是同屬於一個教會，不分宗派，亦無山頭派別。保羅在書信中，恒常提到他是寫

信給在某個城的眾教會的，例如：「保羅和兄弟提摩太，寫信給在哥林多上帝的教會，並亞該

亞遍處的眾聖徒。（林後一1）。 

　 

3．建立以監督與長老為主的領導層 

　　 



使徒一旦在某個城市裏成功發展、建立聚會點後，便立即對新葡展開栽培工作，鞏固他們的

信仰，並奠立教會的各項事工的規模。過了一段時間後，他們認為時機成熟了，就在信徒中

間選立一些有管理及教導恩賜的人，按立他們為監督（主教）或長老，讓他們可以接續教導

及牧養信徒的工作；然後使徒便可以安心離開當地，到別處開拓新的傳教工廠。使徒為地方

教會建立了以監督與長老為首的領導層。我們在保羅的教牧書信裏也看到有關這方面的教

導。在第二世紀使徒盡皆逝世以後，各地教會以主教為首的領導層，便全面肩負起掌舵的任

務。他們且成了使徒的官方接班人，擁有正統信仰的唯一詮釋權，藉此判定真理與異端。 

　　 

4．教會的禮儀 

　　 

正如前文所述，教會在第一世紀時主要在猶太人中間傳播；但到了一世紀末，猶太人教會卻

逐漸過渡成為非猶太人的教會。 

　　 

因篇幅所限，有關教會的崇拜禮儀，這裏不能詳論。按第二世紀的一位教父游斯丁（Justin，

165殉道）的記述，我們可以知道主日崇拜的儀式包括了讀經、講道、祈禱、聖餐、奉獻等。

除了沒有唱詩以外，大抵與今天更正教的崇拜無異，都是以宣講上帝的話語為主，禮儀的成

分並不強。 

　　 

至於聖禮方面，水禮與聖餐是最早期執行的兩個禮儀，較後的有悔罪禮與告解禮。今天有不

少關於水禮的神學論爭（譬如說，究竟該用浸禮還是灑水禮的問題），只要我們回到教會歷

史，以事實來評鑒之，便可厘清真相。初期教會的信徒，要是條件許可，多數是在河邊接受

水禮的。不過，這與其說是由於他們偏好浸禮的形式，不如說是為了方便的緣故，因為既然

有現成的水源，又何須另外找水來施行聖禮呢？但是我們要留意，巴勒斯坦地的河流甚少，

大部分地區都是難以在鄰近找到河流的。這從約翰福音四章耶穌在敘加城外的雅各井旁與

撒瑪利亞婦人談道中可見一斑，婦人誤會耶穌所謂的[活水]是指河流，便說當地根本沒有活

水，否則他們的祖宗雅各就不用千辛萬苦地挖口井，留給他們使用了。 

　　 

也許有人說：信徒可以在教會或家中挖鑿浸池，專供水禮之用啊！這說法在當時是匪夷所

思的。教會基本上是以家庭作為聚會地點，並無宏偉的禮拜堂，也無法挖鑿大型的浸池以供



浸禮使用。這除了是建築上存在的困難外，也是因著在巴勒斯坦，水是非常珍貴的資源，要

打滿一個可以讓身高五尺的成人全身浸入的水池（不論如何設計），所需的水大抵便足供一

個五口之家整個月的用度。而在主後70年以後，教會遭受羅馬帝國逼迫，被迫轉移到地下

聚會，就更不可能廣泛地公開施行浸禮。考古學家在近東發現了早期家庭教會遺下的好些

浸池，闊度大概有二、三英尺的直徑，但卻極其低淺，即使灌滿了水，水深也僅及人的腳踝

而已。這樣的浸池根本無法叫人全身浸入，只能用來盛回灑水禮用過的水。所以初期教會普

遍採用灑水禮的形式，是無可爭議的。今天我們可以在神學上辯稱侵禮更符合與基督同死

的含義，並且堅持全身浸入的形式：但要說『水禮』一詞就其字義自是指浸而非洗，所以使徒

及初期教會必然採用侵禮云云，就是胡說八道的。他們根本沒有我們今日的字義執著與神

學關懷呢！ 

  

C．西方教書與東方教會. 

　　 

1．福音最主要的發展地區在東方 

　　 

我們常常會聽到[西方教會]及[東方教會] 這個分類。在羅馬帝國時代，西方教會指的是義大

利半島以西的地區，如今日的法國及西班牙，以至地中海南岸的北非；東方教會則指義大利

半島以東的地區，如希臘半島及小亞細亞，整個近東，乃至埃及。那時候，西方大多數地方

均屬蠻夷之地，文化非常落後（羅馬在軍事和政治上強盛，但文化卻頗為落伍。今天的法

國、德國等地，在當時全由半開化的蠻族所盤據），東方許多國家則為文化的發源地，包括

小亞細亞、巴比倫、波斯等。保羅主要的傳教地區是在東方而非西方，初期教會也多是在東

方拓展它的傳教工廠。東方有很多古老民族和文化，基督教便是在這些民族中間流播；經過

二、三百年的努力後，這些地方逐漸建立了具影響力的基督徒群體，例如亞曆山太、安提阿

教會等。亞美尼亞全國皈信基督教，較羅馬帝國在君士坦丁（參第二課）領導下接納基督教

為合法宗教還要早。並且，這個國家一直播奉基督教，直到如今。 

　　 

不幸地，在第七世紀，由於伊斯蘭教的崛興與擴張，大部分東方的基督徒群體紛紛落入伊斯

蘭教徒手中。伊斯蘭教徒仍然容許這些基督徒群體存在，只是禁止他們組織傳教活動，亦斷

絕教會與外界的聯繫。平情而論，伊斯蘭教對基督徒是頗為寬容的，至少比基督教對待其他



的異教要好得多；所以在與外界中斷關係這麼多年後，這些小教團仍然可以保存下來。今天

我們提及基督教，大多只想到天主教、更正教及東正教三個傳統：但事實上，在今天的敘利

亞、約旦、亞美尼亞，甚至伊朗、印度，都存在著一些與上述三個主流傳統無關的基督徒群

體。這些遺世獨立的基督徒群體，已變成了不折不扣的民族宗教，保存著獨有的禮儀與屬靈

傳統。 

　　 

2．不同的傳統文化 

　　 

由於基督教首先在東方傳播，而東方又屬傳統深厚的民族：所以，基督教就著當地的傳統文

化，發展出不同的思想、禮儀習俗。 

　　 

這裏我們無法細說不同教會的不同傳統模式；只須知道多元化是自初期教會以來，便存在

著的事實，就已經足夠了。教會的普世性與大公性，與其多元化是不相衝突的。我們可以執

著並堅守自己的傳統，卻須具有廣闊的胸襟，去理解並欣賞上帝在不同的民族與文化中的

帶領，從而發現教會的屬靈遺產原來是如此的豐富。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雖然最多使徒聚居的耶路撒冷教會，在最初數十年間，扮演著領導各

地眾教會的角色；但並無證據證明，當時各地教會存在著任何行政上的聯繫或權力上的隸

屬關係，使徒是以他們個人的權威而非組織上的位置，獲得各地教會的順服。在使徒盡皆離

世以後，耶路撒冷教會的超然地位便告失去；而在耶穌撒冷城被毀、信徒被趕散後，這個基

督教發源地的象徵性影響力亦不復存在了。各地的基督教會大致上是各自獨立且平行地發

展的。它們在真理上必須固守使徒的傳統，維持合一；但在禮儀及其他信仰的表達上，卻用

不著事事與人一致，亦沒有任何外在的權威規範著它們，迫使它們與人同步。所以，不同地

區的教會，可以自由地按著信眾的民族與文化特色，發展出它們的禮儀與屬靈傳統來。 

  

D．眾教會間的關係 

　　 

不同地區所建立的教會，彼此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係呢？ 

　　 



1．各地區平行發展，並無相互隸屬 

　　 

初期教會的傳教工作，並無任何策略或組織，純粹由基督徒自發地推動，各地區的教會也是

自發建成的。它們與耶路撒冷教會維持一個平行的關係，互不隸屬。方是時，教會乃處於半

合法的位置，根本不可能有一教會設計出有系統而具規模的宣教計畫，從而擁有領導地位：

而使徒行傳及保羅書信顯示出，即使是耶路撒冷教會，亦只是一個力量非常薄弱的群體而

已，它甚至需要接受其他教會的周濟呢（保羅曾為耶路撒冷教會募捐賑災）！事實上，由於

初期教會的信眾大多為婦女及奴隸，經濟能力有限，各地方的教會也不見得富裕。要是教會

有充分的能力支持宣教事工，保羅也毋須放棄自己的權柄，不靠福音養生，而自食其力了。 

　　 

由於地理阻隔，教會便按著其地區的文化特色與人口成分，而有不同的發展，不少神學爭論

遂因而產生。譬如說，外邦人為主的基督教會，是否必須遵照以猶太人為主的教會模式？

——這是初期教會一個主要的爭論。關於割禮的遵行與否、復活節的節期計算等問題，教會

間也曾經產生了不少爭論。 

　　 

2．教會的非猶太化 

　　 

基督教打從建立之初，便已面對著與猶太教之間的繼承與割斷的問題；特別在外邦人信主

以後，他們是否得先做猶太教徒、再做基督徒，便成為使徒的爭論焦點。對於這個問題，保

羅的立場是堅定的，他護衛外邦基督徒，不讓他們成為猶太教的附庸，為他們竭力爭辯，甚

至不惜與耶路撒冷的使徒對立。保羅不認為外邦基督徒需要恪守猶太教的律法，不單是因

為他認為基督已成全或廢棄了律法；更重要的是，他相信上帝分別為猶太人與外邦人各自

開啟了兩個不同的救贖計畫，故外邦人毋須要以先成為猶太人作為得救贖的先決條件。不

過，在第一世紀，有關猶太教與基督教的爭論，並未就此平息，彼此的張力仍然存在。 

　　 

在第二世紀以後，基督教已大致成了外邦人的宗教，猶太籍的基督教群體即或存在，亦再無

影響力了。此時期教會關注的是，如何將信仰中濃厚的猶太教色彩洗刷掉，好讓這個根源自

猶太教的信仰，更容易為外邦人所理解和接受。有關基督教的[非猶太化] 工程，包括：藉靈

意解經對舊約重新詮釋，使其能承載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的新信息。在教義與神學上，將



耶穌基督的身分由帶有猶太人政治含義的彌賽亞，轉為純宗教含義的救世主；將上帝國的

道理轉移至對末日新天新地的期盼…等。而在禮儀上，由於外邦人的教會已難以確知猶太

曆法的計算（哪一天才是尼撒月十四日？）西方教會率先將復活節的節期，由與猶太教的逾

越節掛鉤的計算，改為陰陽合曆的春分之後第一個月圓過後的星期日；這也是我們今天計

算復活節的方法。 

　　 

基督教的「非猶太化」，使它得以成為名副其實的普世宗教。保羅在此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

色。 

  

V．使徒與聖經 

　　 

在這一部分，我們討論初期教會有關真理權威的問題：它如何看待使徒與舊約聖經的關係

呢？ 

　　 

A．使徒權威與教會真理 

　　 

初期教會非常著重信仰的合一，基督教只此一家，並無分店，普世信徒都只有同一的信仁。

他們絕不容許有人按著一己意思來建立僅屬個人的信仰，信仰是不能被私有化的；異端（

heresy）一詞的根本意思，並非指[錯謬]，而是[另類聲音] (to makedifferent）；故只要有人標

奇立異，別樹一幟，就不管他所言的是對是錯，能否在理論上自圓其說，也必然是異端無

疑。保羅在書信中使曾斷然指出，若有人傳福音與他的版本不相稱，那人就該受咒詛。當時

，教會並非以理論的合理性作為其真假對錯的定準，因為他們不相信人的理性有權裁定啟

示的真偽;他們乃是訴諸傳統與教會的權威，尤其是使徒的權威。一個說法的真假對錯，並

不由內容判知，而是取決於是誰說的。若是由使徒說的，就是再教人難以理解的說法也是真

理；若不是由使徒說的，而此說法又與使徒的不相符，則不用查證，也可以斷為異端了。使

徒是真理的終極權威，是真理的代名詞。 

　　 

1．使徒教會. 

　　 



毫無疑問，教會的元首是基督，所以教會既是基督的教會；但又同時是使徒的教會。耶穌基

督是上帝最大的啟示，但是他卻未有親筆留下一字一墨，供後人恭讀謹遵；他所有的教導，

都是由使徒在事後追憶寫成的。雖然耶穌基督傳揚天國的道理，並建立了一群信徒的群體，

但他卻並未親自建立嚴格意義的教會；教會始於五旬節聖靈降臨以後，那時他已復活升天

了。使徒是教會的奠基者，聖經是由他們在聖靈的默示下寫成的；他們又不斷將福音傳遞開

去，建立各地的教會。所以，使徒在上帝的救贖歷史中擁有特殊的地位，在屬世的教會裏，

他們是真假對錯之唯一判別標準。 

　　 

尼西亞信經（Creed of Nicea）清楚指出基督教會四重的特性：唯一（One）、至聖（Holy）、大

公（Catholic）（即教會有其普世性）、使徒的（ApostoliC）。教會是使徒的教會，他們是教會的

權威（authority）及合法性（legitimacy）所由寄處。只要是使徒說的，便都是真確的。因為他

們曾親自與主接觸，聆聽他的教誨；也只有他們直接受主的差遣，獲授權傳揚他的道理。因

此，沒有任何標準可以鑒別使徒的話的對錯，因為沒有東西可以超越真理而審斷真理。新約

聖經的正典的形成，便是用使徒性（Apostolicity）來判定的。初期教會要判別哪些書卷屬於

正典，不是按著它們的內容略與在教導上的價值來決定，而是以作者是否使徒來作定準。所

以薄薄一章的腓利門書，便位列在新約聖經之內，反倒許多被排除正典之外的教父著述，內

容卻更加豐富和扎實呢！ 

　　 

2．誰是使徒？ 

　　 

使徒既然擁有如此的權威及影響力，那接下來的關鍵問題是：誰是使徒？在第一世紀末，有

一位重要的教會領袖名為革利免（Clement of Rome，約88－97當主教），是羅馬的主教。他

曾寫信予哥林多教會說：「眾使徒為我們從主耶穌基督接受了福音，耶穌基督是上帝所差遣

來的。所以基督是由上帝而來，而使徒們是由基督而來。可見兩者的次序，都是按照上帝的

旨意。所以使徒接受了命令，並由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復活而得充分的把握，更從上帝的話

而得確定，於是他們充滿了聖靈，出去傳諸福音，說天國快來到。他們走遍各城各色傳道，

在初通道的人當中，藉聖靈去考驗他們，選派之後為日後信眾的主教和會吏（curator）。

〔《革利免（致哥林多人）第一書》四二1－4：謝扶雅譯：《基督教早期文獻選集》，（香港：基督

教文藝出版社，1976），頁30－31。 



　　 

革利免指出了使徒的若干特質：第一，他們是由耶穌基督所差遣的；第二，使徒乃上帝救贖

計畫的一部分，因為上帝差遣基督，基督差遣使徒，這個次序非常重要；第三，他們均被聖

靈充滿；第四，他們乃傳福音的人；第五，他們是鑒別教會及通道真偽的人；最後，他們是設

立主教及其他聖職的人。所有教會職位的權威，都溯源自使徒的身分並由此衍生出來，主教

之所以擁有權威，乃因為他們是由使徒設立及授權的。使徒與教會的關係密不可分。 

　　 

當論到使徒的時候，我們不會單指某些曾被耶穌所差遣的人。因為耶穌基督在世時，曾差遣

過不少人出外傳道；除十二門徒外，又差遣了七十個門徒。我們更不會單指那些曾經見過基

督（在世或復活後）的人為使徒。因為與在世三十三年的耶穌相遇過的人實在太多了；而就

是在復活後，他也曾顯現過給數百人看，他們不會因此而自動成為使徒。傳統上，我們以耶

穌特別選立的十二門徒，作為使徒的代表或原型（prototype）。他們（加略人猶太的使徒身分

後來當然被革除）的使徒身分是無人敢質疑的，他們也從來不用為此自辯；至於其他被稱為

使徒的人，包括保羅在內，便得與這些[嫡系] 的使徒作比較，證明彼此存在著相當的共通點

，以此確立其使徒地位。保羅稱自己為使徒，便是要爭取與彼得、約翰平起平坐的地位。他

常要為此竭力自證，但常被人質疑，甚至連他一手建立的教會，也懷疑對他的使徒身分，這

令保羅感到非常傷心。 

　　 

在哥林多前書九章1至2節，保羅在自辯時，列舉了使徒的兩重條件：第一，曾親眼見主。保

羅強調他曾經親眼見主，並且為他所選召。也許有人會問：親眼見主就是作使徒的唯一標準

嗎？那為補充賣主的猶大的空缺，而透過搖簽方式選出來的馬提亞，是否符合親眼見主這

個標準呢？保羅只曾親眼看見復活後的基督，卻並未與在世的耶穌接觸或共同生活過，故

他跟耶穌在一起的時間與交往的深度，肯定遠遠及不上其他使徒。他至少欠缺了對耶穌基

督生平的第一手資料，必須依靠其他使徒的提供，才知道有關他的生平和教訓。不過對保羅

而言，就算只見過那麼一次，已經是足夠有餘了；這是他一生中最可誇之處，更是他的使徒

身分的最大憑證。 

　　 

保羅提出第二個辨別使徒的標準，是作工的果效，有聖靈恩賜為印記。這是一個頗為有趣的

[證據] 。不過必須往意，保羅的說法跟今天那些在教會裏氾濫成災的成功神學全無關連，他



不是說因著自己的工作大有果效、事業成功、信徒眾多，擁有驕人的健康與財富，所以他是

蒙上帝特別保守的人。而他所傳的道是正確的；他卻是特別提及其工作帶來的負面果效，包

括如何受鞭打及經歷諸般苦楚，藉此來證明他的工作的屬靈[果效] 。保羅強調，由於他所傳

的是被世人看為愚拙的十字架的道理，故傳揚這愚拙道理的人，均得在外貌、遭遇與命運上

，與這個道理看齊，他需要成為愚拙的人。主耶穌如何被人棄絕，保羅同樣要為人所棄絕，

他要走耶穌走過的路，遭遇他所遭遇的，否則就無法證明他是屬於主的人。任何人若與基督

在世的際遇不同，其使徒身分都成疑問，甚至他極有可能是傳講異端者。使徒遭到悲慘的命

運，非但不是工作果效的反證，反而是使徒身分正面的證據。 

　　 

現代人大多不喜歡保羅這樣的說法。他們恒常以上帝的豐富及恩典為依據，力稱基督徒應

該凡事通達順利，才算是蒙上帝保守一旦遇上不幸及災禍，就必定是遭上帝的遺棄或詛咒

了。因此，他們只要在生活上遭遇某些難處，便產生所謂苦罪問題，既懷疑上帝是否存在，

又質疑他是否公義慈愛。這種現代人所持的態度，與聖經的教訓完全相違背。 

  

B．舊約的權威與釋經問題 

　　 

除了使徒是信仰的最終權威外，初期教會也以舊約聖經為他們信仰的另一個權威的依據。

耶穌基督曾親自確認猶太經典（即舊約聖經）的地位，而使徒亦一致確認舊約聖經具有權威

的地位。他們相信舊約乃是上帝的＊示，並且指向耶穌基督。舊約的權威是毋庸置疑的。 

　　 

不過，必須小心的是，第一世紀的猶太基督徒並沒有我們今天對聖經的嚴謹觀點，更沒有

『推獨聖經』的想法。對他們而言，那個由耶穌藉使徒傳遞下來的福音，才是真理的終極權威

，使徒的地位與教會的傳統絕對淩駕於舊約之上；他們不會事事查經，待得知聖經的教訓，

然後才決定行止。 

　　 

1．舊約聖經如何承載福音？ 

　　 

舊約聖經並不是禽基督教而寫成的。即使門徒堅信舊約是指向耶穌基督，但如何證明它承

載著新約的福音呢？譬如說，哪處舊約經文曾提及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呢？ 



　　 

當然，要說舊約並未包含了所有耶穌藉使徒傳下來的要道，對基督徒而言是沒有甚麼問題

的，因薦他們確認耶穌與使徒的權威是自給自足的，根本毋庸找舊約的經文來支持。不錯，

我們在福音書看見聖經作者徵引了許多舊約經文，用以證明耶穌就是舊約眾先知所應許的

那一位。但他們所做的，僅是要證明舊約與福音互相和諧，而非籍舊約來論證福音的真確性

；他們不是要用舊約的經文來支持耶穌基督的彌賽亞身分，而是要說服那些聽服先知教導

的猶太人，指出先知的話已應驗在耶穌身上，所以必須信奉基督。初期教會絕不懷疑耶穌基

督和使徒教訓至高無上的權威。他們關心使徒的教訓與舊約的教訓是否相一致，目的不是

要用後者來合理化前者，而是用前者來鑒別後者：若舊約與使徒的教訓相同，他們便仍舊接

納舊約的權威；若彼此相衝突的話，那他們便隨時願意放棄舊約了。特別對外邦基督徒而言

，原屬猶太教的舊約本不是他們理所當然要接受的權威經典，他們為甚麼非要留住這本書

不可呢？ 

　　 

舊約聖經與福音的關係，豈不就是猶太教與基督教的關係麼？倘若猶太教與基督教存在重

大的分歧與衝突，我們要問：舊約聖經與福音是否有同樣的分歧與衝突？ 

　　 

2．靈意解經問題 

　　 

使徒為了證明舊約的有效性，證明它仍得保存下來、成為基督教的經典，遂採用靈意解經的

方法。今天曾接受嚴謹釋經訓練的信徒，多會覺得靈意解經是難以接受的；但在初期教會，

若不作靈意解經，便有可能被判為[異端] ，第二世紀的馬吉安（Marcion，約101-165）便是

一個例子。他堅持字面解經的方法，並宣稱舊約的上帝與耶穌基督所說的天父存在著分歧，

兩者故不是同一位；他要求教會完全拋棄猶太人的舊約，結果被判為異端。用字面解經的方

法，確實無從在舊約發現耶穌基督的福音，惟有靈意解經可以補救此弊。將舊約聖經靈意化

以至基督化（Christianize），是使徒與教父們慣常的做法，不然舊約就不能成為基督教的經

典了。 

　　 

我絕不同意現今有部分舊約學者，企圖高舉舊約聖經的獨立性及優先性的做法。舊約聖經

必須首先成為基督教的經典，否則對教會既無意義，更無權威。因篇我們並非信奉猶太教，



舊約本身對我們沒有獨立的權威地位。我們接受舊約聖經，因為它是基督教的經典；並且，

我們必須使用新約的觀點去解釋舊約，確認全本聖經所講論的都是耶穌基督並他的福音。

所以，聖經的次序必然是『新、舊約』，而非『舊、新約』；舊約聖經不能獨立存在，不能獨立發

揮權威作用。教會在閱讀與運用舊約時，靈意解經是無可避免的：倘若我們不認為猶太民族

乃教會的預表，那猶太人的歷史與我們何干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歷史與我們有甚麼關係

呢？我們相信上帝透過對以色列人的管教與引頜，來對他的教會作同樣的管教與引領；這

樣，以色列人的遭遇，才會對我們產生實際的意義。 

　　 

3．新的經典 

　　 

無論如何將舊約靈意解釋，也無法完全承載及闡述基督教的福音；所以教會急待新的文字

權威的出現。使徒與教父的一個重要職責，是撰寫書信、講章、學道集等，用以闡述耶穌基

督的生平事蹟與教訓；他們並非一開始便有撰寫聖經的想法，只是欲以更穩固牢靠的文字

方式，將那個口傳的福音記錄下來，教導和牧養眾教會。初期教會對使徒的書信非常尊崇，

他們常將這些書信傳抄留存，並在聚會中公開朗讀，教訓信徒；這些被教會廣泛傳抄及使用

的書信，便成了日後的新約正典。 

  

C．新約正典與保羅的關係 

　　 

新約書卷的成書並非一時一刻的決定，而是一個漫長的辨認與公定的過程。我們相信，這漫

長的過程是聖靈引領的結果；並非由人刻意設計出來。至於新約成正典的具體過程，就留待

《新約導論》一科來敘說好了。 

　　 

從新約的建立中，我們得見保羅在基督教的特殊地位。新約聖經有二十七卷，當中二十一卷

是書信，保羅書信占了其中十三卷。有學者懷疑以弗所書、歌羅西書、帖撒羅尼迦後書、提

摩太前後書，及提多書等六卷書不是保羅所寫，但我們對這個看法不表同意，仍確認這十三

卷為保羅書信。 

　　 

試想，倘若聖經沒有羅馬書及加拉太書，我們可以清楚知道福音與律法的關係嗎？倘若沒



有哥林多前書。我們怎麼知道該如何處理教會問題呢？倘若沒有了提摩太前後書或提多書

，我們可以知道教會應有的體制與運作嗎？無論是教義、組織，乃至信徒生活，保羅書信對

基督教會的重要性都是壓倒性的。保羅在教會的崇高地位，主要是他對基督教信仰的闡發，

而非他數次的旅行佈道；這不是說保羅的旅行佈道沒有作用，而是他真正具長久影響力的

是在文字上的貢獻。 

  

VI．保羅的神學思想與基督教 

　　 

今天基督教所傳講的，主要是保羅版本的基督教。雖然我們沒有時間詳細討論保羅的神學

思想與耶穌基督的是否有別；但至少我我們知道，保羅對基督教信仰的闡述，有很重要的貢

獻。 

　　 

保羅在書信中，甚少提及耶穌基督的生平與教訓。他只提到耶穌是生在律法下的猶太人，他

是大衛的後裔，其使命主要針對以色列人，他又設立了聖餐，只此而已。耶穌基督的出生、

受洗、神跡、比喻、登山變像等等，保羅一概不提。他也甚少引用耶穌基督的教訓，直接的

引用只有兩處經文：第一段是關於婚姻的教導，在哥林多前書七章；第二段在哥林多前書九

章，論到作工的應該得工價。保羅主要傳講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並他復活的真理。學者對此

現象持不同的看法，有說保羅對耶穌生平所知不詳，有說保羅認為耶穌生平並非最重要云

云。 

　　 

無論如何，保羅對耶穌基督的詮釋，深深影響我們今日對他的瞭解。不管我們是否喜歡所謂

[保羅式的基督教] （Pauline　Christianity）這個名詞，也得同意要認識基督教，保羅便是一

位不能被忽略的人物。我們今天所瞭解的福音，是保羅在聖靈啟迪下，對耶穌基督傳講的教

訓及成就的救恩的一種獨特詮釋。 

　　　 

討論問題 
　　 

1．基督教能夠在第一世紀成功奠立與傳播，除了上帝的保守外，你認為當中有哪些成功的

因素？ 



2．[猶太教為基督教之母] 你同意這句話嗎？基督教與猶太教有怎樣的關係？ 

3．早期各地教會彼此的關係是怎樣的？這關係模式對日後基督教的發展產生何種影響？4

．保羅稱自己為使徒，其理據為何呢？你同意他的見解嗎？ 

5．你認為保羅對基督教最大的貢獻在哪里？ 

 

 


